【问题探讨】

可否在面对拥挤的地铁时排队

（经管林文珊，2016年9月24日）

从一个没有地铁的城市来到广州，学会了搭乘地铁，也学会了……挤地铁。

很多次，在我好好地排着队的时候，总能看到我这条队伍或者周边其他队伍有人插队，或者不好好排队，等门开了直接从中间挤上去，完全不顾要挤出地铁的人的感受。
很多人都知道，最恐怖的3号线，地铁车门即将要关上了，即使前面的人不想冒险挤上去了，也会被后面的人推挤着，场面惊心动魄。就是明明前面警报告诉你再往前就会有被夹的危险，你却依旧义无反顾地要冲过去，毫无愧疚地让前面的人“冲锋陷阵”，等到真的陷进阵里去了才傻眼。
这种危险情况我目睹了很多次。看到这种插队、乱排队、推挤的现象，我发现，有这种行为的人是中老年人居多，还有部分上班族，所谓“赶着回去做饭”、“赶着去上班/回家休息”之类，都成为这些人堂而皇之地挤地铁的借口。

当然，我并不想对这种行为来一番道德说教。我只是在看这些行为的时候，想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以为只要再过几十年，这些没有接受过多少秩序教育的中老年人和上班族老去了，现今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以及学生当父母后教出来的高素质的小孩成为社会的主流，这种拥挤的现象就会明显改善，公共交通也会像发达国家那样人人自觉遵守秩序。

但接触过心理学知识后，我知道我的想法都是幼稚可笑的。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淘汰老一代的人来使得社会进步，也不可能通过好好教育子女就能让他们按照我们的理想状态在这个社会中好好地生存。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人格发展都是在婴幼儿阶段形成，所以要彻底改变现今社会这种状况是很困难的，除非每一代人在婴幼儿阶段都能够养成良好的人格——而这样的前提应该是每一对父母都能意识到这个并且很好地对子女进行教育——看上去就很难实现。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幼儿时期（肛门期）的排便训练是儿童第一次接受外部纪律或权威，因此代表了本我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如果排便训练过于随便，儿童在成年后容易形成肮脏、浪费、凶暴和不守秩序等人格特征。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无法应付的情形或自我意识到力比多能量的涌现使自己陷入被动无能的状态，就会产生焦虑，从而调动内部已经形成的防御机制来应付。比如说移置，个体的本能冲动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要么转移到弱者身上，要么增加侵犯行为。这种宣泄体现在地铁上就是用尽方法和力气挤别人。

根据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分析，挤上地铁、让事情都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是人类作出特定反应的先天遗传倾向，人们很难一下子改变这些深根于骨子里的生存动机，当然，包括教育也不行。

类似地，霍妮认为早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对于个体的健康发展是极其重要的。父母不能给儿童爱和安全感（基本罪恶），会使儿童产生敌意（基本敌意），从而产生基本焦虑，将基本敌意泛化到一切人和整个世界，感到人和事物都潜伏着危险，在内心不自觉地积累孤独、无助、怨恨、荒诞的感受。这种感受累积多了就会产生侵犯行为，类似地铁上的情况也就不少见了。

从儿童本身来说，在观察年长的人的行为时会有观察学习或者潜伏学习，这是班杜拉和托尔曼的理论，这种学习不需要有直接强化，不一定有外显的行为表现，一旦受到强化和刺激，就是当儿童成长，自己面对地铁这个情境时，具备了挤地铁的动机，学习的结果就会通过实际模仿行动表现出来。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这只是一般规律，所谓儿童时期的榜样作用是深植于个体认知的。

所以要想明显地改变无秩序挤地铁的情况，仅仅靠等时间淘汰那部分人是远远实现不了的。我们不光需要从小培养成遵守社会公共秩序的良好习惯，还需要以这种良好的行为去影响身边人，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才是好的。当然，可能单从口头说并不会得到多少人的认真倾听和认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安静地遵守秩序，大多数人看到这种场景还是会对自己的扰乱行为感到羞愧从而改正的。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地铁，很多公共场所都是需要改善秩序的。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改变后的社会。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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